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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榛叠好抄好的诗，走到王南村
家。王南村不在家，王家长子在，这正
是谢榛要找的人。谢榛把诗给他，客气
地说请你在酒楼上、茶馆里散发一下。
王家长子心领神会，说，你放心吧，这点
事我还是能办到的。

谢榛的大儿子已经16岁了，考了两
次秀才，没有考上。谢榛虽然失望，但
也没有办法。大儿子懂事了，不再去学
堂读书，跑到运河边上找到一个杂活，
高兴地干起来，虽然一个月挣不了多少
钱，但不再花家里的钱了。

二儿子元辉也快到考秀才的时候
了，谢榛对他多有鼓励。但是，他也不
抱太大希望。谢榛与二儿子的业师交
流过几次。业师总是说，元辉天资很是
一般，书读很多遍，却记不下几句。下
笔为文，文理也不清通。

谢榛的愁绪越来越多了。眼看，

自己就快 40 岁了。自己穷困潦倒，儿
子读书无望，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呢？
他深深地感到读书无用、做诗无用。
夜里，他不再与妻子睡在一张床上
了。他不想再生孩子了。一个孩子一
张嘴，总得让他们吃饱吧。除了吃，就
是教，这个“教”字太难了。子不教，父
之过。但是，当父亲的再替他们使劲
儿，也是隔山打虎，他们自己心里得往
外出东西才行。可是，自己的儿子却
不是读书的材料。元炜怎么样呢？但
愿他能不同于他的两个哥哥。

弟弟那边，已有了两个儿子，虽然
也都进了私塾，但学习成绩也都不好。
弟弟为人诚实，只会种地，一点儿买卖
也不会做。邻居们农闲时，大半跑到大
街上做点儿小买卖，而弟弟只会坐在墙
根儿边晒太阳。

无论日子多么艰难，也拖不住时光

飞逝的脚步。一晃，谢榛40岁了。1536
年3月9日，是谢榛的40岁生日。他虽
然在生日的前几天便意识到了，但没有
告诉妻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怎么会有
心思去过生日呢。

就在谢榛愁苦无聊的时候，一个天
大的喜事落在他的身上。他生日之后
的第5天，下午半晌时分，他收到来自安
阳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赵王府派
专人送来的。信使下马，与谢榛在院子
门口交谈。

信使说，谢先生，王爷在信中把什
么都说清楚了。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准备，月底之时，王府的马车就会来临
清，接你去安阳。

谢榛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
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让信使进家喝水。
信使说，不了，赵王还等着我回话呢。
说完，上马奔驰而去。

谢榛拿着赵王的书信，快步走到书
案前，展开观看，只见上面写着：
谢山人茂秦足下：

山人诗名，久闻于耳。当年，杨
一清首辅曾把先生之诗寄至王府，本
王当即展读。去冬又读先生《秋雨》
一诗，诗中所言“山妻只是怜儿女，不
顾秋风去典衣”，凄婉动人。不意先
生一贫至此。本王虽无大才，但爱才
如命，思贤若渴。愿效梁王故事，延
请先生举家迁邺。邺城乃建安七子
聚集之地，文风鼎盛。先生至邺之
后 ，与 本 王 不 时 切 磋 诗 艺 ，自 是 雅
事。切盼月底成行。届时王府专车
相迎。

枕易道人书
谢榛把赵王的书信，看了一遍又一

遍，激动、兴奋、自豪，种种情绪齐集心
中。谢榛知道，赵王是全国有名的好王
爷。第一个赵王是成祖皇帝的第3个儿
子朱高燧，传至现在这位赵王，已是第
六代了。

（未完待续）

小说 连载

《布衣诗人谢榛》
聊城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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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我来到阳台。月亮高
高地挂在天上，很亮。中秋月圆总会
牵动人的离愁别绪，想起一些人，想
起一些地方，但我已到中年，学会了
控制情感，心底涌动的波澜，脸上看
不见。

回到房间翻看闲书。我忽然听到
一种声音，这声音好像是从很遥远的
地方传来，但感觉很熟悉。儿子正坐
在我旁边看视频，我问他有没有听到
一种声音，儿子说没有。我让他关了
视频仔细听。关掉视频后那个声音愈
发清晰了，儿子大声地说：“是，有！我
也听到了。”

我放下书，快步来到窗前，那声音
很清晰地从楼下草丛中传来，“促——
织——，促——织——”

我知道这是蛐蛐儿。
我很惊讶，甚至有些兴奋，在这样

的夜里，我竟然听到了蛐蛐儿的叫声。
蛐蛐儿我是熟悉的。小时候在院

子里经常听到它的叫声，它就躲在墙
根下的砖缝里或者草根下。蛐蛐儿生
性孤僻，一般情况下都是独立生活，不
允许别的蛐蛐儿和自己靠得太近，它
们彼此之间不能容忍，碰到一起就会
咬斗，一决胜负。

斗蛐蛐儿是我童年的乐趣之一。
爷爷每年都种葫芦，到了秋天，

葫芦成熟了，摘下来晾干，在葫芦嘴
处割开一道小口，把蛐蛐儿放进去，
再把葫芦挂在门外的枣树上，听它的
叫声。

我披衣下楼，想离它更近一些。
那美妙而纯粹的声音从一楼墙根处的

草丛中发出，我能基本锁定它的位置，
但并不想打扰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里听它歌唱。说它歌唱其实不太确
切，蛐蛐儿的叫声并不是从嘴里发出
来的，是雄性蛐蛐儿震动翅膀发出来
的声音，并通过音调、频率的变化表达
不同的意思。它的叫声时高时低，时
缓时急，极具穿透力。

此时此刻，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
倾泻在我的身上，清风徐来，空气中飘
着桂花的香味。我很欣喜又听到了天
籁。

多年前，我曾在黑龙江的一座小
山上听到过另一种天籁，那是雪落的
声音。那天天色阴沉，站在山顶上，我
感觉离天很近，环顾四周，白茫茫一
片，村庄、道路完全笼罩在苍茫无际的
大雪之中。天地之间一片静寂，只有
细碎的雪花急促地落在干枯的柞树叶
子上发出的婆娑声。

天籁没有技法，没有流派，完全是
自然表达。人和大自然本来就是息息
相通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
本真更能直击人心。

入秋之后，草木萎黄，落叶飘零，
人也难免陡增几分惆怅之情。今夜，
这只小小的秋虫却为我送来另一类纯
粹，提醒我在悲凉的秋夜还有另一种
静美。

这只蓦然出现的蛐蛐儿，这只在
月圆中秋人心起伏不定的夜晚出现在
我身边的蛐蛐儿，你是要把我带回童
年还是带回故乡？我还回得去吗？

不知道，明天它还会不会出现在
我的窗前。

城市的蛐蛐儿
■ 高唐 孙晓宇

小时候，每当月亮升起，姥娘就对
我说，月姥娘出来了。

月姥娘，多么亲切的称呼。这个称
呼大概叫了几千年或者上万年了吧？
这个称呼，直接拉近了我们和月亮的距
离。月亮，成了我们的亲人，而且是至
亲。月亮，就是姥娘的化身，月亮、姥娘
在我心里完全可以画等号。

谁的头上没有一轮或圆或缺的月
亮呢？

儿时的月亮，是晚上的一轮太阳，
是天空中最亮、最大的一颗星星。那时
没有电灯，月亮挂在空中，如一块璞玉，
像一面镜子，光辉干净澄澈，照进屋子
里比煤油灯还亮。她驱散着无边的黑
暗，抚慰着无数胆怯无助的心灵。儿时
的我，晚上最期盼的就是月亮升起了。
而有关月亮的传说——比如嫦娥，比如
吴刚，比如玉兔，都让我幼小的心灵产
生无尽的遐想……

长大后，我读到或听到很多关于月
亮的诗词歌赋。因为月亮，我懂得了乡
愁；因为月亮，我慨叹人生苦短。我背
井离乡，月亮是我倾诉心曲的对象，她
安慰我，使我酣然入梦，是我夜行路上
最温馨的陪伴……

谁的生活或者记忆里没有姥娘的
音容笑貌呢？

姥娘，是每个人生命的另一个源
头。我的姥娘尽管已去世20年了，我依
旧清晰地记得她慈祥的面容。我没有
见过年轻时的姥娘，有记忆的时候，姥
娘已经50多岁了，头发花白，在脑后挽
了一个鬏，脸上皱纹堆垒，一双眼睛炯

炯有神。姥娘没有年轻时的照片，但看
到花甲之年的姥娘，我可以想象到她年
轻时的风采。她身着20世纪七八十年
代流行的灰色或者青色衣服，裹着小
脚，走起路来带风，浑身上下透着干净
利索。纺线、织布、裁剪衣服是姥娘的
拿手活。姥娘的心灵手巧不仅让舅舅
和姨娘们穿好穿暖，还惠及邻里以及外
村人——姥娘娘家的一位妇人，按村里
的辈分叫姥娘姑姑，她做不了的衣服什
么的，都请姥娘来做。她的孩子也称呼
我姥娘为姥娘，这声称呼，包含着多少
恩情呀。

对我来说，童年对于美食的记忆，
多半和姥娘有关。姥娘堂屋房梁下吊
着的竹篮子里充满了诱惑。竹篮子
里，有姥娘舍不得吃、油透了包装纸的
点心，有长满“皱纹”的苹果。姥娘家
里屋的角落里，有封得严严实实、用酒
洗过、已经腌红了的酒枣……可是现
在，我再也见不到姥娘了，再也吃不到
姥娘的酒枣或者点心了。子欲养而亲
不待，姥娘也吃不到我给她买的各种
美食了。

姥娘已化作那轮月亮，月亮的面孔
就是姥娘的慈颜。我想姥娘时，就抬头
看月，月亮会幻化成姥娘白发苍苍的样
子，一脸微笑。我知道，姥娘想她的儿
孙时，就会升上天空，俯瞰我们。她无
言，只把光辉缓缓倾泻，一如当年她对
我的慈爱源源不断。

中秋时节，我再次仰头看那月姥娘，
眼前又浮现姥娘和蔼可亲的面容。姥
娘，你在天堂还好吗？外孙想您了……

月·姥娘
■ 茌平 王栋


